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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腸，藥品供應商應該不否認監獄是一個擁有大宗沅腸需求的市場。監獄受刑人

使用沅腸的比例很高，且需求量大，甚至部份受刑人已形成重度依賴的病態。 

原因一、 

監獄的舍房，受刑人吃喝拉撒睡都在一個幾坪大的空間裡，沒有隔間、沒有隱私。 

平日早餐後、出封前（即舍房門打開、踏出舍房準備到工廠），這不到一個小時

的時間，可能是所有受刑人唯一能在在平日舍房裡蹲廁解便的時段，一般舍房會

有七、八人甚至十多人不等使用一個馬桶，而上廁所是有順序的，房裡有輩份的

人先上，不是你想上就上，除非憋不住，偶爾一次可以，次數一多聲音就出來了！ 

大部份受刑人的解便的時間被壓縮在五分鐘以內，想想，你可以嗎？你所知周邊

親密的親友也都可以嗎？在特定的時段，五分鐘之內要完成解便，每個人都可以

嗎？ 

原因二、 

到工廠工作，進去就是要工作，每天有「計件目標」，有時間的壓力，且工廠人

數和馬桶數量是不成比例的，也不是你想去就可以去的，要依序領號碼牌。馬桶

就在緊鄰水房（洗澡的地方），也是毫無遮掩。受刑人洗澡不像我們是工作一天

後回家洗澡，而是一早就開始分批進水房洗澡，在眾目睽睽毫無掩飾之下，也不

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在的解便的。 

原因三、  

監所房舍中的用水，都是有限制的，不是打開水龍頭就有水用，每天在固定時間

放水，受刑人用水桶來儲水，若一房舍有 16個人，大約有八個水桶裝水。 

大部分監獄的受刑人解便是沒有使用衛生紙的，一來沒有丟使用後衛生紙的地

方，因會讓房舍留有屎味。二來丟馬桶如果造成堵塞，不能馬上維修恐造成收容

人的大災難，且修繕費用需由受刑人的保管金支付外，還要被辦理處罰，輕則口

頭訓戒扣分，重則辦理違規。 

受刑人需練就如何沖水的功夫，一瓢水如何從馬桶將排洩物沖下，什麼時間點要

沖，都是技巧。當你一瓢沒沖好，第二瓢、第三瓢時，抗議的聲音就會出現，當

下的壓力會有多大。 

原因四、 

收封後，所有的人都回到歸屬的房舍，一群人擠在狹窄不通風的環境，通常是不

希望有人蹲廁解便的，因為大家都不希望在空氣中一直瀰漫著屎味到隔天早上。

除非真的忍不住，但額度有限，否則就會惹人嫌惡，所以受刑人幾乎需練就控制

便意。 

https://www.facebook.com/He.is.a.human/?__cft__%5b0%5d=AZUp2HYYx2OlHfAAGliMDoRbxQeJhsWHJI7LqGgMUxG4wN2_WIMaSiLMWH8nEaU20Aq-tn8nLnNdiLM_-wIHG7RpC9R4BQsdilVcxRVA94oyzZjSZrxQet_9ds8sdmo_6QXlwYnubeY9L6dWrOotoop9VDmxm6oIfRt1eMv5iIaSpUpr5rXkCRqmkQHm5VymxZFy4plh54VJBXRFbCAQgGdIsuRMF6Jp3WVaH-rsHYJ1yA&__tn__=-UC%2CP-R


有些監所舍房的儲水桶更是直接放在馬桶上面，要上廁所就必須將儲水桶移走，

這是個相當大的工程，要請睡在廁所旁邊的同學將寢具掀起，再將水桶往外搬，

這樣才可以上廁所。 

 

上述是受刑人使用浣腸的原由：想大便，沒時間、沒隱私醞釀，怕味道被嫌惡，

怕用水過多被抗議，長期習慣憋著，再於特定的時間使用浣腸來解便。 

沅腸使用的情況，已如同施用毒品的依賴。一開始由看病時，請醫生另外在病況

外開浣腸，不夠用，再託其他受刑人看病時也請醫生幫忙開浣腸，而且和醫生討

的數量越來越多。有的監所因此開始規定不能要求醫生開立浣腸，把浣腸更改成

自購藥，來解決囤積和向醫生索取的問題。 

因為無法阻止，變相的開放，一位受刑人可以買個三、五盒，再請不需使用浣腸

的同學代購，有些受刑人依賴沅腸已到了無法自行解便的程度了。 

一個對我們而言再普通不過的「大便」，對受刑人來說都不容易，主管單位對於

受刑人基本生活條件的忽略，矯正署的使命是對於受刑人產生教化還是健康上的

惡化？ 

就監獄受刑人如廁這件事，監所的硬體和供水制度，對受刑人生理層面來看，是

不健康的。從心理層面來說，是陰暗壓力的。如廁不受尊重、沒有尊嚴。除了人

以外的動物才會在眾目睽睽下「大便」，能不顧隱私、毫無尊嚴的在眾人面前大

便，他們不被當人看，如何可能學習重新做人？ 

「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也就是「曼德拉規則」，其精神即是所有

受刑人都應該受到尊重，並享有人性尊嚴維護與基本權利保障。台灣監獄的受刑

人光如廁這件事情都無法受到尊重，談不上尊嚴，更無法有基本權利的保障。「獄

政改革」請由改善受刑人的基本生活條件做為起點吧！ 

 


